
“这些年，我们的读者都去
哪儿了？”这是近些年萦绕

在《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文学评论家
施战军心头的一个问题。曾经，像《人
民文学》这样的一流文学杂志，拥有大
量的读者。每期印刷发行出去，都会
得到各方积极反馈。“这些读者就像亲
人一样，滋养了文学，也温暖着文学编
辑的心灵。很多文学杂志同仁都很想
知道，我们的读者，那些失散了的亲人
们，现在在哪？现在怎么能找到他们，
跟他们建立连接？”

这种“渴望找回亲人”的呼唤，从
内心深处发出，是如此真实，以至于施
战军在董宇辉的直播间里直言，“对

《人民文学》而言，这场直播是一次‘寻
亲’，我们希望让这本有着 75 年历史
的文学刊物和更多年轻人面对面，找
到更多的读者朋友们。”

施战军、蔡崇达、梁晓声、董宇辉（从左至右）在“与辉同行”直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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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国刊”线上“寻亲”销量超180万册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详谈背后故事

直播间里的“亲人重逢”

2024开年，文学圈讨论最热的话题，

除了茅奖小说《繁花》改编的同名电视剧

之外，当属有着文学“国刊”之称的《人民文

学》走进抖音直播间卖货了。1月23日晚

8点，作家梁晓声、蔡崇达与《人民文学》主

编施战军一起做客“与辉同行”直播间，与

俞敏洪、董宇辉围绕“我的文学之路”，分享

各自与文学、《人民文学》的情缘和故事。

第一次走到直播镜头前的施战军，

这样为《人民文学》“吆喝”：“《人民文学》

一年12期，全年订阅其实也就是十杯奶

茶钱，大家也可以把这份文学杂志作为

送给父母的一份新春礼物。”

直播过程中，很多读者在留言时表

达了他们内心遇见文学的感动，还讲述

了感人的故事。“在直播过程中，我们一

边观看这些读者留言也一边感慨。这感

觉真的就像亲人重逢一样。”施战军说。

直播结束后，统计数据显示：两个小时

内，累计观看人数895万，最高在线人数近

70万。直播间同时挂出《人民文学》2024年

全年12期订阅链接，开播15分钟即售出

2000套。从晚8点到12点，4个小时，直播间

最终销售8.26万套，99万多册，销售码洋

1983万元。直到24日0点45分，仍有人在

陆续下单。据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

《人民文学》杂志社了解，截至1月26日，已

销售15万套180万册,且还在持续增长。

这是《人民文学》杂志的直播首秀，也是

直播间首次“全程只卖一份文学杂志”，创造

了文学界与传播界的历史。《人民文学》于

1949年10月25日创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份国家级文学杂志，首任

主编是茅盾，有文学界“国刊”之美誉。

老牌文学杂志开辟新路径

这场直播也引发文学圈热烈讨论。

有人认为，老牌文学杂志走进当红直播

间，携手知名主播，是新时代文学开辟新

路径、探索新模式、搭建新平台、引入新

资源、拓展新空间的一次大胆尝试。这

也是新时代文学积极融入现代传播格局

的有力证明和成功实践。也有人认为，

此次直播成绩说明，纯文学的读者一直

都在，关键在于文学怎样去寻找、去遇

见、去重逢自己的理想读者。

以传统文学期刊为中心的严肃文

学，在很长时间里，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

学传统和谱系，有着自己的生产方式和

运行机制。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媒介

的更迭，各大文学刊物都或多或少面临

“订户消失”困境。

当传播媒介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文学该如何抵达更多的读者？随着通俗

文学与网络平台融合，催生网文等商业

模式，作为以纸质载体为主的纯文学杂

志，该如何更好找到自己的知音？多元

传播时代，优质的文学内容，也像藏在深

巷子的好酒，需要找到顺畅的传播渠道，

才能高效抵达更广泛的受众人群，获得

更多被看见的机会。

反馈如此热烈出乎意料

1月26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专访到《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长期

在严肃文学现场第一线的他谈到了这次

直播取得显著成效后，自己的感受、自己

对于纯文学杂志与读者关系的认知和思

考，以及下一步继续为杂志拓展传播渠

道、与理想读者连接的思路和计划。

文学的创作过程需要安静，是孤独

的事业。但文学写作者渴望知音，写作

也是灵魂共鸣的事业。在施战军看来，

读者的阅读对文学工作者来说不仅是一

种鼓励，也是一种指引。“我们想知道今

天的读者如何阅读，如何看待文学，我们

在办刊过程中也能适时去调整。”

记者：您在直播间里说，对《人民文
学》而言，这次活动是一次文学“寻亲”。
您是怎么想到用“寻亲”这个词来概括这
次活动的？

施战军：在1980年代，像梁晓声老

师他们发表新作，我们的邮局订户非常

多，读者上百万。有时我们会感慨，今天

仿佛找不到过去的朋友了。实际上我们

在策划这个活动时，大家的心情如出一

辙，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这些年，我们

的读者都去哪儿了？我们很想找回那些

失去的亲人，让他们与这本杂志“认亲”。

记者：这次《人民文学》在直播间取
得好成绩之后，业内的文学编辑、作家都
很激动和振奋。您作为此次活动的参与
者之一，最大感受是什么？

施战军：这次直播活动能取得好成

绩，主要得益于大家共同的努力。从一

开始的设想，到后来跟直播平台的接触

了解，到最终项目落地，经历了大半年的

时间。我们预料到会有不错的效果，但

没想到反馈会如此热烈。

在过去，这样的直播平台上链接都

是单本书。由于技术上的限制，连续出版

物上直播销售链接，通常无法实现。这一

次，在技术上终于实现了这一目标，打通

了连续出版物的销售渠道。因为一次下

单的是全年12期《人民文学》杂志，这次

销售出去的就有100多万本。这确实有

些出乎意料，因为这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文学与读者的互相寻找

记者：以前严肃文学杂志与读者沟
通交流的渠道，主要是信件，不管是手写
还是后来的电子邮件。编辑和作者、读
者是能感觉到彼此的呼吸的。随着媒介
的变革，这种沟通是不是也一度出现了
某种程度的断裂？

施战军：媒介变革之后，人与人之

间的交流似乎变得更加容易。但同时

也容易形成信息茧房，那种在茫茫人海

中突然遇到熟悉的人的感觉，似乎也没

有以前那样强烈。近些年，我总是有这

样的一个困扰：就像在茫茫人海中，需

要很费劲地寻找文学的亲人。像《人民

文学》这样精心打磨的杂志，从前期策

划，到每一个标点符号的处理，经过漫

长而细致的精心打磨过程，最终形成这

样一件精品，而获得的读者数量却非常

有限。当然，不光是文学寻找读者，一

些读者也在寻找优秀的文学，是一种互

相寻找。

虽然时代变迁，但喜欢文学或对

文学有潜力的人仍然不在少数。而且

在当前建设文化强国的背景下，我们

没有理由不去努力找到更多的读者，

找到更多与我们志同道合的人，能够产

生共鸣的人。而且，与读屏信息不同，

纸质杂志可以反复阅读，而不仅仅是快

速浏览后就消失了。作为文学界的国

家级期刊，《人民文学》是值得放在家

里的书架上的。

记者：像《人民文学》这样的文学
“国刊”，在主动去培养文学读者方面，
您觉得还可以有怎样的积极主动的作
为？有人认为，推广严肃文学杂志的新
媒体渠道，不仅仅是到带货能力强的明
星主播直播间这一种方式，还可以在小
红书、抖音等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新媒体
社交平台拓展传播渠道。您觉得呢？
在这方面，《人民文学》下一步会有怎样
的计划和举措？

施战军：把步子迈稳吧。许多兄弟

期刊已经在小红书等平台进行了新媒体

扩展尝试。《人民文学》也有自己的快手、

抖音号。这次“寻亲”直播后，有很多亲

人涌入我们的抖音号，我们也需要回

应。其他平台如B站、小红书等，我们需

要论证思考成熟时再做下一步计划。但

我们必须注意，不能为了新媒体而新媒

体，每一步都要走得稳健、有实效，能够

真正产生影响。就像我们与东方甄选董

宇辉的这次直播合作一样，筹备了大半

年时间，是有备而来，不是临时行为。

记者：这次直播带来的反馈可以让
你们放心，读者还在那里。读者的积极
回应，反过来也激励你们办出更好的内
容质量。

施战军：是这样的。我们做线上直播

活动，一方面是寻找文学的亲人，另一方面

也是希望与大家一起深入认识文学，探讨

文学的价值和功能。虽然有人认为文学可

能是无用的，但对于精神需求来说，文学仍

然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文学作品里可

能会与读者形成一种对话关系，形成一种

精神世界的互动。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

够与我们产生共鸣，大家互相启发。

记者：《人民文学》所呈现的文学事
件和现象，引发了大家对于如何重构文
学与公共生活关系的思考。

施战军：这算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

题。事实上，中国作协在第十次代表大

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抓精品力作以

反映新时代的现实，并积极融入现代传

播格局。因为传播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

变化，其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我们需

要找到与这种能量对接的方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莫默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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